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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的时空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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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资委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辽宁大连
 

116086)

摘要:新质生产力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变革注入了新动能,对于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尤为重要。 本文选取 2013—2022 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空间数据分析,检验了新质生产力

和现代化产业的时空演变特征;从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视角,检验了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促进现

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 研究发现:各省际间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

关性,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表现出较强的惯性特征。 从

直接效应分析,在全国范围及分地区检验中,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都能够直接显著地促进现代化产业体

系建设,并且东部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 从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在全国范围和东部地区检验中,新质生产力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资源产生“虹

吸”作用,本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周边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中部和西部则完全相

反,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现代化产业体系;时空效应;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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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十大任务中的首

项任务,也是一项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长期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

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

进生产力质态(习近平,2024) [1] 。 新质生产力是在前沿科技不断发展、新兴产业不断涌现的过程中形成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为代表的利用及改造自然的新型能力。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有助于我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推动未来新兴产业发展,有利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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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进而以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既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重要举措,也是提

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必然选择,在促进产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和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调整和变化,各国内向化

趋势逐步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了局部断裂的现象,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确保我国经济安

全、应对不确定性风险冲击的重要举措。 新质生产力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变革注入了新动能,对于现代化

产业体系建设尤为重要。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新质生产力研究

新质生产力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广泛关注,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围绕新质生产力的逻

辑、内涵等方面展开的理论研究(蒋永穆等,2024) [2] 。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魏崇辉,2023) [3] 、政治经济学

(方敏等,2024) [4]等角度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和发展重点,并将其与一般生产力进行比较(高

帆,2023) [5] ;还有学者从理论角度对新质生产力的方向定位及实践路径进行了分析(张辉等,2024;曾立

等,2023) [6][7] 。 二是关于新质生产力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 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如中国式现代

化(张林,2024) [8] 、高质量发展(贾若祥等,2024;沈坤荣等,2024) [9][10] 、共同富裕(燕连福等,2024) [11] 、
绿色发展(杜仕菊等,2024) [12] 、国家经济安全(刘瑞等,2024) [13] 、农业高质量发展(罗必良,2024) [14] 等

研究;在如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如基于数字经济(张森等,2024;翟绪权等,2024) [15][16] 、科技创

新(尹西明等,2024) [17] 、人工智能技术(肖峰等,2023) [18]等的研究。 三是采用实证方法对新质生产力发

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对其影响因素开展研究。 在省市宏观层面,任宇新等(2024) [19]和卢江等(2024) [20] 采用

熵权-TOPSIS 法、王珏等(2024) [21]和韩文龙等(2024) [22] 采用熵值法测算了我国省域新质生产力。 朱富显

等(2024) [23]采用投影寻踪模型测度了地级市新质生产力,并对其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 在企业

微观层面,宋佳等(2024) [24]和袁瀚坤等(2024) [25] 采用上市公司数据,对 ESG 发展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

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 还有学者对新质生产力系统做了文献梳理和研究展望(任保平等,2024) [26] 。

(二)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现实

意义。 在学术研究方面,目前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研究较为丰富。 从基础理论研究维度分析,如
基于全方位建设,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界定、横向融合和垂直分工等方面阐述了现代化产业体系需

要重视的一系列问题(李海舰等,2024) [27] 。 从目标对比分析,虽然中国已经建立全球最齐全的产业体

系,但与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要求相比,在关键核心技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等方面

还存在一定差距(许召元等,2024) [28] 。 还有学者对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夏杰长等,2024) [29] 、
实体经济建设(徐金海等,2023) [30] 、智能制造(于金闯等,2024) [31] 、产业生态化(李晓华,2023) [32] 等推

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进行了阐述。 从实证检验角度分析,如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对其影响

(石忠义等,2024) [33] ,并测度了我国省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王学凯,2023) [34] 。 在国家政策方

面,出台了一系列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政策,如《关于加快发展先进

制造业集群的意见》《加大力度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行动方案》等相关政策文件。

03



第 2 期 赵庆: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时空效应检验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已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理论阐释,如郭

晗等(2024) [35]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与数字智能时代关联,能够在产业结构高端化、生产流通智能化、

核心技术自主化、数字实体融合化以及产业发展低碳化等方面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刘胜等

(2024) [36]认为新质生产力可通过科技创新驱动、资源配置优化和技术市场融合等多种路径赋能现代化

产业体系构建的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郭朝先等(2024) [37] 、洪银兴(2024) [38] 和刘丸源等(2024) [39]

也进行了类似研究。 但相关的实证检验研究相对较少,洪田芬(2024) [40]选取我国省级数据,构建基准回

归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新质生产力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效应。

(四)创新之处

已有研究丰富了我们关于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认识,但仍有可完善之处。 首先,从研究视

角来看,二者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均具有重大意义,但进行直接实证检验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则从实证角

度对这一研究进行了有益补充。 其次,就研究方法而言,在既有的关于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

证研究中,较多忽视了资源要素的流动性(洪田芬,2024) [40] ,但由于技术扩散、人才流动等原因,各省际间显

著存在要素空间溢出效应。 虽然近年来该问题得到了一定关注,但较多忽略了路径依赖问题,而使用静态

空间计量模型(韩峰等,2020) [41] 。 本文聚焦于上述两个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一是在实证研究主题层面加以

拓展。 借助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时空演变特征展开细致检验。 从直

接效应以及空间溢出效应两个维度,深入探究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所产生的影

响。 二是在实证研究方法上予以优化完善。 为使检验模型更贴合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依据地理学第一定

律,着重考量地理事物在空间分布上的相互关联性,即省际生产要素间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充分考

虑“经济惯性”这一关键特征,采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进行检验(杨慧梅等,2021) [42] 。

三、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第一,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空间效应特征。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突破、生产要素优

化配置、产业转型升级而形成的先进生产力。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任务包括推动制造业高端化发

展,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培育发展新

质生产力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均在于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如技术产品、人力资源、
现代金融、数据要素等都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能够在各地区之间自由流动。 特别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

市场后,打破行政性、市场性垄断,消除地区、部门分割,进一步破除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等不合理限制,
建立新的共享经济、平台经济及合作机制,推动全国营商环境整体改善,优化资源配置,促使资源要素等

能够在全国范围更加充分自由流动(张可云等,2023) [43] 。 所以,各省际间发展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的经济活动并非孤立的空间存在,而是会受到邻近地区甚至是全国范围内其他地区的直接或间

接影响。
H1:各省际之间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会相互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第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时间效应特征。 Herbig 和 Kramer 于 1993 年提出的“创新惯性”理论,

是指创新活动由于思维惯性、人的知识领域的限制、创新方法和理论的局限等,会受到以往的创新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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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而产生路径依赖,从而表现出路径依赖即“创新惯性”。 在此基础上,更多学者发现许多的经济活动

也存在路径依赖,从而形成“经济惯性”理论。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和相互支撑的产业部

门、主导力量、要素条件等构成的有机系统,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

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 因而在理论上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应该与经济活动相同,存在路径依赖。
H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存在路径依赖,表现出惯性特征。
第三,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 已有学者从直接效应视角详尽分析了新

质生产力对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理论逻辑及作用机理(郭晗等,2024;刘胜等,2024) [35][36] 。 从新

质生产力空间溢出效应角度来看,一是正向促进作用。 本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通常会对临近地区政府

和市场产生正向的示范激励作用,通过经验借鉴、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等方式,从而帮助邻近地区提升新

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而促进邻近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二是反向抑制作用。 受制于自然资源的天

然禀赋、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与宏观政策的导向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省际经济增速和社会发展

快于其他区域的现象,这些快速发展的地区又反过来形成“先发”优势,造成后续发展动能再度高于其他

区域,最终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对其他省域资源产生“虹吸”作用。 所以本地区新质生产力

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可能会对竞争优势较弱的邻近地区产生资源“虹吸”作用,抑制邻近地区发展新质

生产力,从而抑制邻近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H3a:在直接效应视角下,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H3b:在空间溢出效应视角下,新质生产力空间溢出效应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存在正向促

进和反向抑制作用两种可能性,实际结果取决于两种作用力的大小,需进一步检验。
第四,分地区检验。 无论是形成新质生产力还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都需要大量的要素资源投入。

我国地域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需分东部、中部和西部再进一步进行检验。
H4:鉴于我国省际差异,分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检验,效果可能会存在差异。

(二)变量选择与测量

1. 因变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CMIS)。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复杂的综合系统,借鉴王学凯

(2023) [34]和张虎等(2022) [44]的研究,同时考虑数据可得性,从产业体系发展基础、产业体系数字化水

平、产业体系创新能力、产业体系韧性、产业体系协同发展和产业体系可持续发展 6 个维度进行描述。 一

是产业体系发展基础以信息通信和交通运输作为基本载体,关系国计民生,服务亿万群众,是兴国之器、
强国之基,是产业体系的基础保障。 二是产业体系数字化水平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数字

经济已经进入加速创新、引领发展的新阶段,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等特点,有助于实体经济

提质降本增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和推动供需双向有效衔接。 三是创新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

力,而产业体系创新能力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 四是产业体系韧性事关一个地区综合发展能

力,在抵抗市场风险、恢复产业产能、增强创新能力方面起到有力助推作用。 我国具有门类齐全的产业体

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区域产业集群初具规模,拥有数量庞

大的各类产业集群,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及上中下游配套协作关系,产业体系韧性反映了国家经济自身

稳定、自我完善、自我修复、防止断裂的能力。 五是产业协同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和必然选

择,能够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一体化科技协同创新生态使现代化产业体系上下

游各环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六是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也是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构建产业体系可持续发展是产业体系现代化建设的

战略需求。 现代化产业体系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采用熵值法测算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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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现代化产业体系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产业体系基础

流通能力

通信支撑

每百平方公里等级公路总里程

每百平方公里铁路营业里程

货物周转量

每万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每万人单位面积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产业体系数字化
企业数字化

产业数字化

每百人使用计算机台数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占总企业数比重

电子商务销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

产业体系创新

创新投入

创新产出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人员全时当量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 GDP 比重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产业体系韧性

高端引领力

盈利能力

产业结构合理化(使用泰尔指数计算一二三产业与就业人数)

产业结构高级化(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的成本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资产实现的主营业务收入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利润率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

产业体系协同

金融协同

创新协同

银行业金额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银行业金额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 GDP 的比重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外部支出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外部支出占 GDP 比重

产业体系可持续发展

节能生产

污染排放

绿色治理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

单位工业增加值电耗

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硫排放

工业一般固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工业污染治理项目本年完成投资占工业增加值比重

2. 自变量:新质生产力(NQP)。 目前普遍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包括了“劳动者、
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任宇新等(2024) [19]则从这三种基本要素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但对于要素之间

的相互联系即“要素间优化组合”缺乏分析。 借鉴韩文龙等(2024) [22] 的研究,从实体性要素和渗透性要

素两个维度描述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 实体性要素主要是根据新质生产力提出的三种基本要素,从新劳

动者、新劳动资料和新劳动对象三个实体层面构建指标体系;渗透性要素则是依据新质生产力要素间优

化组合,通过技术创新、生产组织优化转型和数字赋能推动实体性要素间的深度融合和产业转型升级,从
新技术、生产组织和数据要素三个层面构建指标体系。 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2 所示。 运用熵值

法确定各层级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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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体性要素

新劳动者

新劳动资料

新劳动对象

新劳动者数量

新生产工具

新基础设施

新能源

新材料

新产业员工数

机器人安装密度

集成电路数

5G
 

移动用户数

新能源发电比重

特高压输电线路数

新能源利用效率

新材料产业产值

新材料上市企业数

渗透性要素

新技术

生产组织

数据要素

技术研发

创新产出

智能化

绿色化

大数据生成

大数据交易

高技术研发人员

高技术研发经费投入

高技术研发机构数

高技术发明专利申请数

高技术新产品销售收入

电子商务企业数

人工智能企业数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

移动互联网接入数据流量

数据交易所数量

3. 控制变量:影响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因素较多,借鉴已有研究 ( 洪田芬,2024;张虎等,
2022) [40][44] ,选取 5 个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GDP)是综合性地区发展指标,以地区 GDP(亿元)作为

区域经济发展度量指标,取对数处理;城镇化水平(URB)通过产业发展空间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以城镇人口(万人) / 年末常住人口(万人)度量;政府支持(GOV)能够对现代产业体系起到示范引领和

资金支持作用,以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亿元) / GDP(亿元)度量;对外开放(FDI)能够促进加快国

内国际双循环,采用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亿元) / 地区 GDP(亿元)度量;产业结构升级( INS)反映

了经济发展的技术进步、创新能力、竞争力和效益水平,以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在第二产业增加值

(亿元)占比度量。
以上数据均选取 2013—2022 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

息网、EPS 全球统计数据 / 分析平台、国家知识产权局以及《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

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中

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由于数据缺失,剔除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剩余 30 个省市自治区。

(三)模型设定

空间杜宾模型(SDM)包含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空间滞后系数,可同时分析因变量与自变量在邻近区域

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考虑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可能会存在路径依赖,分别构建静态和动态模型:

CMISit = ρ ∑
n

j = 1,j≠i
WijCMIS jt + β1NQP it + β2xit + β3 ∑

n

j = 1,j≠i
WijNQP jt + β4 ∑

n

j = 1,j≠i
Wijx jt + μi + γi + ε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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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ISit = ρ ∑
n

j = 1,j≠i
WijCMISjt + β′1CMISi,t-1 + β′2NQPit + β′3xit + β′4 ∑

n

j = 1,j≠i
WijCMISj,t-1 + β′5 ∑

n

j = 1,j≠i
WijNQPjt +

　 β′6 ∑
n

j = 1,j≠i
Wijx jt + μi + γi + εit (2)

其中,CMISit 和 CMISi,t-1 分别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及其一阶滞后项;NQP it 为新质生产力;xit 为控制变

量;i 表示地区,t 表示年份;Wij 为空间权重矩阵; ∑
n

j= 1,j≠i
WijCMIS jt、 ∑

n

j= 1,j≠i
WijNQP、 ∑

n

j= 1,j≠i
WijCMIS j,t-1 和 ∑

n

j= 1,j≠i
Wijx jt

为相应变量的空间滞后项;μi 为空间效应;γi 为时间固定效应;ρ 为因变量空间滞后待估系数;β1 ~ β4、β′1

~ β′6 为待估系数;εit 为随机误差项。

四、空间相关性检验

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前,首先要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空间溢出效应,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使用

Moran’I 指数、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使用 Moran 散点图(石风光等,2023) [45] 。

(一)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

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选择反经济距离矩阵作为空间权重矩阵,历年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水

平的 Moran’I 指数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新质生产力水平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的 Moran’ I 指数检验

变量 年份 Moran’ I z 值 p 值 年份 Moran’ I z 值 p 值

新质生产力

水平

2013 0. 183 2. 744 0. 003 2018 0. 135 2. 297 0. 011

2014 0. 205 3. 036 0. 001 2019 0. 127 2. 236 0. 013

2015 0. 181 2. 735 0. 003 2020 0. 140 2. 354 0. 009

2016 0. 164 2. 613 0. 004 2021 0. 138 2. 386 0. 009

2017 0. 252 3. 619 0. 000 2022 0. 094 1. 685 0. 046

现代化产业

体系水平

2013 0. 287 3. 709 0. 000 2018 0. 215 3. 034 0. 001

2014 0. 267 3. 503 0. 000 2019 0. 208 2. 943 0. 002

2015 0. 283 3. 676 0. 000 2020 0. 219 3. 061 0. 001

2016 0. 244 3. 271 0. 001 2021 0. 191 2. 767 0. 003

2017 0. 251 3. 377 0. 000 2022 0. 255 3. 406 0. 000

由表 3 可知,2013—2022 年我国各省际新质生产力的 Moran’I 指数均在 5%水平下显著为正,现代化

产业体系均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我国省际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空

间相关性,即在地理上存在空间集聚现象,各省际同质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互促进作用。

(二)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

Moran 散点图可以检验本地区变量与其周边地区变量的集聚状况,2022 年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化产业

体系的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 Moran 散点图如图 1 所示。 限于篇幅,其余历年结论类似,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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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2 年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Moran 散点图

由图 1 可知,2022 年我国各省际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Moran 散点图较多处于第一、三象限,
且第三象限最多,意味着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大多被其他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包

围,低水平省份则同样被其他低水平省份包围,呈现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明显的现象,空间正向相关性显

著;而 Moran 散点图较少处于第二、四象限,即低高集聚和高低集聚现象较少。 总的来说,新质生产力呈现出

显著的、正向的局域空间自相关性,存在高低集聚“俱乐部”现象。 现代化产业体系结论与之类似。
通过空间相关性检验,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可以采用空

间计量模型检验,检验了 H1。

五、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基准检验和静态空间杜宾模型(SDM)检验

首先进行模型适用性检验,通过 LM 检测和 Wald 检验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适用于静态空间

杜宾模型(SDM)。 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作为基准检验,在静态空间杜宾模型检验(SDM)中采用时

间固定效应、个体固定效应、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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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准检验和静态空间杜宾模型(SDM)检验

变量
OLS SDM

(1) (2) (3) (4) (5) (6) (7) (8)

NQP
0. 399∗∗∗

(20. 420)
0. 234∗∗∗

(13. 370)
0. 363∗∗∗

(19. 920)
0. 165∗∗∗

(6. 270)
0. 155∗∗∗

(6. 000)
0. 248∗∗∗

(14. 750)
0. 155∗∗∗

(6. 650)
0. 159∗∗∗

(7. 110)

GDP
-0. 002

(-0. 680)

-0. 004
(-1. 190)

0. 080∗∗∗

(3. 780)
0. 063∗∗∗

(3. 160)

URB
0. 137∗∗∗

(5. 840)
0. 194∗∗∗

(6. 880)

-0. 601∗∗∗

(-5. 500)

-0. 599∗∗∗

(-5. 830)

GOV
5. 624∗∗∗

(6. 310)
4. 640∗∗∗

(5. 460)
2. 026∗∗

(2. 070)
2. 412∗∗∗

(2. 670)

FDI
0. 014∗∗∗

(6. 000)
0. 013∗∗∗

(5. 800)

-0. 002
(-0. 710)

-0. 003
(-1. 450)

INS
0. 008∗∗∗

(2. 870)
0. 013∗∗∗

(4. 360)

0. 009
(1. 010)

0. 008
(0. 800)

W×NQP
0. 126∗

(1. 900)

-0. 105∗∗

(-2. 060)

-0. 109
(-1. 160)

-0. 192∗∗∗

(-2. 710)

-0. 118∗

(-2. 540)

0. 044
(0. 510)

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ρ
0. 218∗

(1. 790)
0. 802∗∗∗

(20. 110)
0. 221∗∗

(2. 000)
0. 299∗∗∗

(2. 700)
0. 459∗∗∗

(5. 980)

-0. 197
(1. 140)

样本量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调整 R2 0. 609 0. 867 0. 638 0. 630 0. 505 0. 892 0. 647 0. 623

　 　 注:∗∗∗、∗∗、∗
 

分别代表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OLS 检验括号内为 t 统计值;SDM 模型括号内为 z 统计

值。 下同。

1. 直接效应视角。 由表 4 可知:在基准模型未引入控制变量式(1)和引入控制变量式(2)中、静态空

间杜宾模型(SDM)未引入控制变量式(3)—(5)和引入控制变量式(6)—(8)中,新质生产力的回归系数

均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结论是稳健的。 说明从直接效应角度,无论是在本地效应假设下的基准模型检

验还是邻近地区溢出效应假设下的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发展新质生产力都能够显著稳定地促进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检验了 H3a。
2. 空间溢出效应视角。 静态空间杜宾模型(SDM)中采用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的式(6)拟合效果最好,

新质生产力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本地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空间溢出

效应对邻近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主要是因资源有限且各地区发展不均衡,本
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高的省份意味着经济活力、创新能力更强,会对周边地区要素资源产生“虹吸”
作用,从而抑制了邻近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检验了 H3b。

空间杜宾模型(SDM)检验的空间滞后系数用来衡量空间溢出效应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偏差(汪前元

等,2022) [46] ,故接下来将进行偏导数分解,重点分析新质生产力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静态

空间杜宾模型(SDM)式(6)的效应分解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静态空间杜宾模型(SDM)效应分解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NQP
0. 242∗∗∗

(12. 800)

-0. 166∗∗∗

(-2. 630)
0. 077∗∗∗

(2. 680)

GDP
-0. 005

(-1. 100)
0. 004

(0. 190)

-0. 001
(-0.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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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URB
0. 205∗∗∗

(7. 830)
0. 222∗

(1. 680)
0. 427∗∗∗

(3. 170)

GOV
4. 061∗∗∗

(4. 690)

-14. 733∗∗∗

(-2. 990)

-10. 672∗∗

(-1. 990)

FDI
0. 012∗∗∗

(5. 540)

-0. 013
(-1. 130)

-0. 001
(-0. 050)

INS
0. 014∗∗∗

(4. 370)
0. 040∗∗

(2. 340)
0. 054∗∗∗

(2. 810)

表 5 与表 4 中式(6)对比发现,新质生产力的直接效应回归系数和空间滞后项回归系数的作用方向

没有发生变化,显著性也没有变化,进一步说明表 3 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但直接效应的分解系数减小,即
影响程度有所降低,说明在直接效应下,新质生产力对本地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用有所减弱;间接

溢出效应的分解系数的绝对值也变小,说明在空间溢出效应下,邻近地区形成新质生产力对本地区现代

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抑制作用有所减弱;总效应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从整体来说,培育发展新质生

产力能够显著地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进一步检验了 H3a 和 H3b。

(二)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可能会存在路径依赖,加入一阶滞后项(CMIS_1),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

型(DSDM),且可缓解模型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分别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双固定效应模型

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动态空间杜宾模型(DSDM)内生性检验

变量 (9) (10) (11)

CMIS_1
0. 500∗∗∗

(11. 540)
0. 758∗∗∗

(24. 340)
0. 493∗∗∗

(11. 180)

NQP
0. 121∗∗∗

(6. 350)
0. 085∗∗∗

(7. 320)
0. 127∗∗∗

(6. 840)

W×CMIS_1
-0. 383∗∗∗

(-3. 480)

0. 181
(1. 280)

-0. 002
(-0. 010)

W×NQP
-0. 071∗

(-1. 710)

-0. 042
(-1. 000)

0. 069
(0. 96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ρ
0. 573∗∗∗

(8. 750)

-0. 057
(-0. 440)

-0. 124
(-0. 950)

样本量 270 270 270

调整 R2 0. 763 0. 661 0. 468

由表 6 可知,从直接效应角度,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DSDM)检验中,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一阶滞后项

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存在路径依赖特征,即上一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现期存在影

响,表现出惯性特征,检验了 H2。 从空间溢出效应角度,式(9)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拟合效果较好,现代化

产业体系建设的一阶滞后项的空间滞后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限于资源限制等,本地区上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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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邻近地区资源产生“虹吸”作用,进而对邻近地区本期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水

平产生抑制作用。 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果与表 4 相同。

(三)异质性检验

将全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检验,可以进行异质性检验。 分地区检验中均进行了个体固定效

应、时间固定效应、双固定效应,仅列出拟合效果最好的模型,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分地区异质性检验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NQP
0. 273∗∗∗

(5. 780)
0. 268∗∗∗

(3. 810)
0. 145∗∗

(2. 140)

W×NQP
-0. 106∗

(-1. 670)

0. 167
(0. 980)

0. 269
(1. 63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否 否

ρ
0. 338∗∗∗

(3. 140)

-0. 138
(-0. 780)

-0. 195
(-1. 080)

样本量 110 80 110
调整 R2 0. 789 0. 694 0. 698

由表 7 可知,从分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差异明显,且与全国检验结果也存在

一定差异。 从直接效应角度分析,东部、中部以及西部新质生产力回归系数分别在 1%和 5%水平下显著

为正,说明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显著地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与表 4 全国检验结果相同。 且进

一步研究发现,东部的回归系数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说明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在东部地区的作用效果最大,这主要可能是因为东部经济发展更加依赖技术创新等高端科技产业,
新质生产力发挥作用程度更强,中部和西部则相对较弱。

从空间溢出效应角度分析,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空间滞后系数在 10%水平下显著为负,与全国检验

结果一致;但在中部和西部则不显著为正,与全国检验结果相反。 这说明东部地区对周边地区产生“虹

吸”作用,本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对邻近地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有显著抑制作用;在中部和西部的促

进作用并不显著,检验了 H4。

(四)稳健性检验

采用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采用地理相邻空间矩阵替换权重矩阵;二是缩短样本数据时间,
选择 2013—2019 年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8 所示。

表 8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地理相邻空间权重矩阵 2013—2019 年

(12) (13) (14) (15) (16) (17)

NQP
0. 156∗∗∗

(6. 720)
0. 272∗∗∗

(15. 820)
0. 153∗∗∗

(6. 940)
0. 112∗∗∗

(4. 960)
0. 202∗∗∗

(10. 920)
0. 115∗∗∗

(5. 150)

W×NQP
-0. 086∗∗∗

(-3. 460)

-0. 109∗∗∗

(-3. 430)

-0. 013
(-0. 460)

-0. 115∗∗∗

(-2. 810)

-0. 041
(-0. 550)

-0. 008
(-0. 10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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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8

变量
地理相邻空间权重矩阵 2013—2019 年

(12) (13) (14) (15) (16) (17)

ρ
0. 277∗∗∗

(4. 790)

-0. 163∗

(-1. 920)

-0. 209∗∗∗

(-2. 810)
0. 380∗∗∗

(3. 650)

0. 159
(1. 220)

-0. 034
(-0. 230)

样本量 300 300 300 210 210 210
调整 R2 0. 635 0. 356 0. 448 0. 848 0. 629 0. 264

由表 8 可知,从直接效应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与表 3 检验结果相

同,说明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式(12)和(15)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拟合效果较好,新
质生产力的空间滞后系数均在 1%水平下显著为负,同样与表 3 检验结果相同。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选取 2013—2022 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空间数据分析,检验了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时空演变特征;从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视角,检验了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的影响。 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从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空间演变分析,各省际间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均存

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并且大多数省域位于第一、三象限,较少位于第二、四
象限,高高集聚、低低集聚明显,说明各省域间存在高低集聚“俱乐部”现象。 第二,从现代化产业体系时

间演变分析,通过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时间滞后系数显著为正,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存在路径依赖性,表现出较强的惯性特征。 第三,从直接效应分析,在全国范围及分地区检验中,培育

发展新质生产力均能够直接显著地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进一步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发展新质生产

力对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作用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 第四,从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在全国范

围内,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周围地区资源产生“虹吸”作用,本地区形成新质生产力对

邻近地区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中部和西部则完全相反,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二)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深化体制改革,释放要素活力。 推进户籍制

度改革,实现公共服务与户籍脱钩,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完善土地制度,保障土地合理流转与高效配置,
为产业发展筑牢土地要素根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政策机制,激励科研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激
发科技要素活力。 同时,打破省际行政壁垒,加强区域合作,完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助力要素空间溢

出。 第二,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加速产业体系构建。 一是确定国家和省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

及方向。 在国家层面,必须紧密结合全球科技发展趋势与产业变革方向,将发展重点锚定在高端芯片、量
子计算、航空航天等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 在省级层面,应立足于自身资源与产业基础。 沿海发达

省份可侧重于海洋科技、数字经济等;资源型省份可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等,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农业大省则可聚焦农业现代化技术、农产品深加工等领域。 二是探索分地区试点推进机制。 东部地区凭

借其领先的科技水平和丰富的人才资源,在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领域开展试点工作;中部地区

依托其优越的交通枢纽地位和坚实的产业基础,在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产业等领域进行试点;西部

地区则依据自身丰富的资源优势和国家给予的政策支持,在新能源、特色农业加工等领域开展试点。 第

三,强化区域协调,缓解“虹吸”效应。 从要素看,东部资本与技术富集,中西部劳动力与自然资源丰富,
通过产业转移、共建园区等,推动要素结合,释放协同溢出效应。 从产业看,推动东部产业有序向中西部

04



第 2 期 赵庆: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时空效应检验

转移,加强中西部承接能力建设;鼓励东部科技创新成果在中西部及东北孵化转化,促进科技与产业深度

融合,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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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irect
 

effects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noticeable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among
 

provinci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s.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s
 

ex-
hibits

 

significant
 

path
 

dependence,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inertia.
 

In
 

terms
 

of
 

direct
 

effects,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s
 

in
 

both
 

nationwide
 

and
  

regional
 

analyses,
 

with
 

the
 

most
 

pronounced
 

effect
 

in
 

the
 

eastern
 

region,
 

followed
 

by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
 

least
 

in
 

the
 

western
 

region.
 

Regarding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in
 

the
 

national
 

and
 

eastern
 

region
 

analyses,
 

the
 

spatial
 

spillover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s
 

a
 

“suction”
 

effect
 

on
 

surrounding
 

regional
 

resou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
 

given
 

region
 

significantly
 

inhibits
 

th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s
 

of
 

neighboring
 

areas.
 

However,
 

the
 

situation
 

is
 

completely
 

opposite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here
 

the
 

promoting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e
 

study
 

provides
 

new
 

insights
 

for
 

relevant
 

policy-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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